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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岚制图

1992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1992 年 10 月 12 日—18 日，中

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举行。大会作《加快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

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 14 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

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

装全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

程（修正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写进党章。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

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蜗居”筒子楼
到住进“怡”居房

房子对每个人来说房子对每个人来说，，从出生开始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从出生开始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家的依托它是家的依托，，也是一部流动的历史也是一部流动的历史，，

每个年代的居所，都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改革开放40年，农村人从简宅陋室到宽庭阔院，城里人从福利分配到个人消费，房子从拥挤到

舒适，从统一到个性，在时代的变迁中，人们正享受着从“忧”其屋到“优”其屋的幸福。

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人口增长最为蓬勃的时期，人

口与住房的矛盾日益加大，可查的统计数字显示，1978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6平方米，缺房户达869万，

占城市总户数的47.5%。

一条狭长楼道串联着多个单间的筒子楼，便是那个时

代最具代表性的住房样式。

张毅，1985年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住进了1

号筒子楼的四人间宿舍。1988年他结婚时，同屋的三人陆

续考研搬离，这间十六七平方米的“蜗居”幸运地被他“独

占”，成了婚房。“有间属于自己的小窝就相当幸福了，那些

结婚多年、家属在外地的老师都还‘混’不上个单间儿。”

“两张单人床一并就是双人床了，没有衣柜，衣服装在

箱子里塞在床下，有个洗衣机，洗衣服时要搬到水房。”张

毅对筒子楼的记忆特别深刻，“这算是我在异乡的第一个

‘家’吧。”

张毅所说的水房是楼道尽头的公用洗漱间，“洗脸、洗

衣、洗菜都在那儿，早晨排队洗漱是家常便饭，管道不时堵

塞，污水外溢，地面垫着砖头，老鼠在管道上旁若无人地窜

来窜去，偶尔还会淡定地跟人‘大眼瞪小眼’。”

每个住户的门口都摆着一个简易的蜂窝煤炉子，楼道

里常年被一种居家式的黑色笼罩，每逢做饭时间，楼道里

弥漫着厕所和饭菜混杂的气味儿。

1991年，孩子出生，父母过来帮着带娃儿，十几平方米

的单间从中间拉上一道帘子，成了“两室”。张毅说，“那时

候一家三代同住一间房一点儿都不新鲜。”

当张毅在筒子楼里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的时候，远在

承德市平泉县（现为平泉市）的郭远正在四处筹钱盖房

子。1987年，第二个孩子出生，原本山上的两间小房实在

局促，他在山下盖起了三间瓦房，尽管窗户还是纸糊的，地

面铺的碎砖头，但扩大了将近一倍的面积和山下生活的便

利，让郭远甚是满足。

忧居：艰苦的“蜗居”生活

1994年，张毅的居住条件实现了“质变”，他分到一套50

多平方米的四方集资房，两室一厅。让张毅感觉“质变”的是

“有了自己独立的居住空间，有了独立的厨房和厕所”。

“所谓‘四方集资’，就是省里拿一点儿，（原）教委拿一

点儿，学校拿一点儿，个人拿一点儿。”张毅清楚地记得，为

这个房子他交了4000多元钱，“我一个月才挣100块钱，在

当时4000块可是笔不小的数目了。”买房已有借款，入住

就没钱再装修，厨房依然是交房时的水泥池子，只在地上

铺了层地板革。

1998年，“福利分房”时代宣告终结，中国房改进入实

质性阶段，中国的住房分配完全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

2002年，张毅拥有了第一套独立产权的房子，127平

方米的多层住宅，三室两厅。“刚搬进去的时候，感觉真大

呀，有了独立的餐厅，再也不用窝在茶几上吃饭了，还有了

自己的书房。”张毅也“豪”了一把，“装修花了两万多，做了

吊顶、橱柜，还包了门套。”

“小区所在的塔北路、翟营大街交口位置，在当时算是

‘郊区’了，旁边都是庄稼地，晚上能听到蛙鸣。”张毅感慨，

那时候，“郊区”的房子并不受人待见，没想到城市发展这

么快，现在那片儿已经很繁华了。

当城市的住房越来越好时，农村的房子也在发生着巨

变。2004年，郭远批了一处宅基地，给已过20岁的大儿子

盖起新瓦房，“建筑面积 100 多平方米，也像城里楼房似

的，有客厅，有厨房，还安上了土暖气。”盖这处房子的时

候，郭远已不再捉襟见肘，他在县城做点儿小买卖，手头还

算宽裕。

安居：享受独立的居住空间

随着城市框架不断拉

大，住房的选择越发丰富，品

质也渐成人们的首要追求。

2010 年，张毅购买了一套

140多平方米的电梯房，“周

围有两个公园，每天晚饭后

我都去公园溜达溜达。”

张毅说，当年最大的理

想就是，孩子不用跟父母挤

在一个屋里，谁能想到，短短

几十年，中国住房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郭远也住进了县城里的

楼房，“2015年买的，花了不

到 30 万元。”尽管他也时常

会跟媳妇抱怨，“哪有农村老

家的平房好，老家出门就是

院子，锄锄草，种种菜。”但到

冬天，在暖气房里待着，他也

会摇摇头，“人被舒服日子惯

坏了，现在生不来那煤炉子

了。”

城乡居民住房的变化，

数字显而易见。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

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

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为 36.6 平方米，农村居

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5.8

平方米。

但告别了拥挤的居住记

忆，迎来住房高品质时代的

同时，很多人也感受着高房

价的痛苦。

2003 年以来，国家发布

“国八条”“国六条”等一系列

文件，一方面继续推进住房

制度改革，一方面加大对房

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

此后，一系列构建中国

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文件相继

出台。自2008年起，保障房

建设的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也正是从这年起，

保障房建设大幅提速。据最

新数据显示，仅在我省，截至

2017年底，全省保障性安居

工程累计开工建设 267.6 万

套，基本建成233.9万套。城

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现

了应保尽保，900 万住房困

难群众圆了安居梦。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首次提出“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也表

达出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决

心。

40年，老百姓住房的变

化，从“居者忧其屋”到“居者

有其屋”，再到“居者优其

屋”，其间有甘甜也有苦辣，

有一些苦已被幸福淹没，有

一些幸福需要用心回顾。40

年，虽是时间的跨度，但也是

每个人对幸福重新定义的过

程。

（应本人要求，文中采访
对象均为化名）

“怡”居：改变的不仅仅是面积

本报记者 刘岚


